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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仙过岭生鬼，历代从无谁敢开。

当代愚公光保伯，荒山垦成百果园。

——— 《雷歌》

雷州市北和镇仙过岭，保伯农场。
一幢简陋的两层楼农舍，屋前平地只硬化

了三分之一，坑坑洼洼，残破斑驳，两台崭新
的拖拉机掩映在旁边芒果林间，一台是今年添
置，一台是去年刚买。一群大大小小的鸡在铁
丝网围起来的空地上啄食，不时咕咕叫唤，两
条黄狗蜷缩在树荫下乘凉。

一个面容黝黑的耄耋老人端坐在轮椅上，
颤巍巍地抬手，指着种有大片甘蔗、香蕉的果
林方向，招呼大家，他又要到农场的田间小路
上走走了。从场部往农场深处漫步，左边是甘
蔗，右边是香蕉，总共约有 2800 亩，那些一望
无际、郁郁葱葱的生灵，都是他的牵挂，每天
都要去看看。甘蔗长势好不好？香蕉挂果怎么
样？会不会有虫害？会不会来台风？会不会闹
干旱？他牵挂这些寄托着他风烛残年最大希望
的植物，盼着有个好收成。

谁能想到，这幅乡下老农的农家生活场景，
竟然是一位正厅级领导干部的离休生活写照。

1994 年，陈光保从湛江市政协主席任上离
休，他不愿在城里享清福，次年就和妻子张少
乔，来到这个鸟不拉屎的荒山野岭开荒当农
民，至今有 21个年头。

北和镇自古荒僻，蛇虫横行，当地人吓唬小
孩子，往往说：“不听话，就送你去北和”。北
和镇的仙过岭，更是满目荒凉的不毛之地，群众
生活穷苦。陈光保看在眼里，痛在心里，许下承
诺：离休后要带领农民改造荒山、脱贫致富。

雷州半岛风、旱、水、涝、海、潮“六
害”俱全，仙过岭自然条件尤其恶劣。两位花
甲老人开荒办农场，无疑是对身体和意志的极
限挑战。刚开始，开荒的只有他俩和几个自愿
加入的老干部，后来增加至上百号人，都是雇
佣的村民和志愿者。他们住在油毛毡搭建的工
棚，夏天热得像蒸笼。蚊子特别凶悍，第二天
早上起来，发现手脚全是蚊子咬出来的大红
包。周围蟒蛇出没，危机四伏。

仙过岭的石头多，平整场地最艰巨的任务
就是搬运大大小小的石头。陈光保想办法租来
挖掘机、手扶式拖拉机和手推车，机械不够
用，就肩挑手提靠人工。每天披星戴月，早出
晚归，大家都玩命似地搬运着那些似乎永远都
搬不完的石头。长期的高强度劳动，让陈光保
腰部劳损的旧病不断复发，越来越严重，有时
疼得起不了床。这样豁出去拼命干了两年，终
于平整出一块 2800 亩光景的坡地。

在陈光保的悉心经营下，开垦出来的土地
土质逐步得到改良， 2800 亩荒山好不容易披上
绿装。但困境接踵而至，连续几年，不是寒潮
就是台风，种芒果被冻死，种香蕉被台风打
倒，农场经营非常困难，债台高筑。有人劝陈
光保把农场转租出去，这样不仅扔掉包袱，还
能坐享其成。他拒绝了。当年参加革命，多少
亲如兄弟姐妹的战友在严酷战争中死去，他多
次面临生死考验而从不退缩，如今面对困难，
他更不能给当地村民留下农业开发失败当“逃
兵”的耻辱。再苦，再痛，再累，他都要咬牙
坚持。他写了一首雷歌自勉：“且看三元塔竖
正，怕乜惊风骤雨射。雷州雷多打不倒，日斜
月斜塔无斜。”

一连串致命的打击，仍在不断袭来。陈光
保腰部损伤的老毛病再度发作，手术失败，下
肢行动不便。看到一向争胜要强、顶天立地的
丈夫落得与轮椅为伴，妻子暗自伤心垂泪，陈
光保安慰她说：“我是从战火中走出来的共产
党员，从死人堆里捡回一条命，这点小毛病还
能怕了它？”

2007 年 4月妻子张少乔因为操劳过度，心
肌梗塞骤然去世。这一次，陈光保再也撑不住

了，倒在病床上。这个刚强坚毅的高大汉子
嚎啕大哭，泪水像开了闸，稀里哗啦，像个
孩子。他感觉愧对妻子：跟着开荒办农场，
她吃尽了苦，受尽了难，到头来没享过一天
清福！

妻子安静地睡在一个碧绿剔透的雕花匣
盒里，她终于可以休息了。每一个思念的夜
晚，月光皎洁，虫鸣阵阵，蛙声如鼓，更显
身旁无边的寂静。陈光保紧紧抱着妻子的骨
灰盒，久久不能入睡。隔着冰凉光滑的大理
石匣面，他似乎能听到妻子熟悉的呼吸声，
感受到她的心跳，这让他的心超脱尘念，更
加坚定未来的方向。

“这些年，保伯给村民生活带来的变化，
太大了！”北和镇党委书记陈小华感慨地说，
在保伯带动下，仙过岭一万多亩荒地全部被村
民开垦出来，附近 6个村历来十年九旱、年年
灾荒，如今靠开荒种植发家致富，村里消灭了
茅草房，盖起了“香蕉楼”“甘蔗楼”。

保伯农场成为远近群众心中的“圣
地”，几乎每天都有人前去拜访，有反映困
难的，有感恩致谢的。湛江、雷州的领导干
部经常去看望陈光保，陪他吃饭，听他现身
说法“讲党课”，主题永远是作为共产党人
一心为公、两袖清风的故事。

一位老干部感慨地说，我们退休后在城
市门可罗雀，陈光保远在山野却门庭若市。

开荒办农场：对群众的致富承诺

裸捐家资助学子，宁愿清贫住田寮。

现金献完卖楼房，身后不留一分文。

——— 《雷歌》

今年 4月、 6月，记者又两次看望陈光保。
一见面，他迫不及待地说：今年农场收成应该不
错。此时，他眼睛闪烁着泪光，欢喜之状，深深
感染了记者一行，唯愿天公作美，风调雨顺，成
全老人一片赤诚为民之心。

去年，他还在为农场的收成揪心地痛：中心
风力达 15级的强台风，将 2000 多亩甘蔗、 300
多亩香蕉全部刮倒，一年的努力和希望全成泡
影。那时，他老泪纵横，痛惜万分，令人不忍。

可以说，陈光保的悲喜，系于农场的经营收
成。他为何如此看重农场收益，是因为他爱财
吗？

当然不是！万千家财，对于这位老人来说不
过是身外浮云。这些云彩最终化作春风春雨，洒
向那些亟需帮助的贫困学子。

从 2000 年开始，陈光保坚持资助贫困学
生。开办农场后，他更是把工资收入、农场利润
几乎全部用来奖学助教。

2009 年，为了凑齐 100 万元，陈光保执意将
自己在湛江市区唯一的一套住房作价 26 万元卖
掉，子女们舍不得卖掉房子，但拗不过他，就凑钱
瞒着他拿出 26 万元当作卖房款交给陈光保。

2010 年他将农场改名为“保伯重教助学农
场”，他给自己定下每年捐资助学 100 万元的任
务，表示身后不留一分钱给子女，彻底“裸
捐”。

在华南师大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读研二的黄
仁龙，老家在雷州市附城镇麻演村，他是陈光保
“裸捐”助学的受益者之一。 2010 年，黄仁龙
家三兄弟同时考上大学，因为家里穷，砸锅卖铁

也只供得起一个大学生，哭得双眼红肿的父亲狠
心决定三兄弟“抓阄”上大学。就在绝望之时，
保伯送来了希望：不仅资助 1 万元现金，而且还
发动社会募捐，圆了他们三兄弟的大学梦。
2014 年，黄仁龙还考上研究生。
陈光保并不是“大款”，离休后的他只是一

个普通“农民”，惨淡经营着一个农场，灾害随
时来袭，农场随时可能面临歉收。为了筹捐款，
2010 年陈光保向女儿借钱 20 万元，凑齐 105 万
元，捐完款后，发现农场连买化肥的钱都没有
了，他却笑呵呵地说，“不怕不怕，可以跟银行
贷款，等香蕉卖了就有钱还贷款了。”

迄今，陈光保变卖房产，散尽家财，捐款
1400 万元，资助奖励学生 6000 多人。他对群众
倾囊相助，一掷万金，对自己和家里人却“一毛

不拔”。
走进保伯农场，简陋、清贫。屋内没有什

么值钱的家具，陈光保每天看报写作的书桌，
还是从外面捡回的废旧品，吃饭坐的都是十几
块钱一个的高脚塑料凳。年逾七旬的弟弟陈
平，至今在农村生活清苦。

陈光保“裸捐助学”，与他离休前提倡
“治穷先治愚，兴学育人才”的理念一脉相
承。他任雷州主要领导期间，雷州成为广东省
教育先进县，为雷州教育作出了突出贡献。早
在 1982 年，面对全县只剩下大学本科毕业人
员 46 人的严峻形势，陈光保带头捐资 1700
元，号召全县人民兴起集资办学的热潮。
1983 年，他力排众议，施行一个不同凡响的
举措：财政 3 年内拿出 500 万元，委托高校代
培 800 多名大学生。

陈光保“裸捐”助学，在雷州大地掀起一
股重教助学之风，在他的带动下，当地社会捐
助贫困学生扶持教育事业，蔚然成风。

“裸捐”助学：治穷先治愚的善举

南渡过去百姓苦，咸水逼人无生路。

党逐龙王归大海，一坝堵绝万年愁。

——— 《雷歌》

称颂陈光保的雷歌很多，记者翻阅湛江市雷
歌研究会编辑的一本小册子，发现人们写雷歌、
唱雷歌，实际上是歌唱陈光保“为官一任，造福
一方”的责任与担当。

千年南渡河，纵贯雷州半岛腹地，它是雷州
的母亲河，也是一条随大风暴雨而作恶的灾难之
河，饱浸百姓血泪。翻开《雷州府志》，便可看
到：昔日南渡河“每逢飓风兴作，咸潮逆流而
上，沿岸禾田庐舍皆被淹没，而洋田居民荡折殆
尽，雷州人为之苦不堪言”。明朝永乐年间一个
中秋前夜，汹涌海潮倒灌南渡河，方圆几十里顿
成泽国，光县城北门一带就陈尸千具，无人认
领，留下一座千人合葬的“咸水墓”。历朝历代
官员都很重视修建海堤，但根治南渡河，只有陈
光保这一代共产党人办到了！

1970 年，在南渡河的变迁史上，是一个大
写的年份。当年秋天，一个壮实的雷州汉子在南
渡河畔，振臂一呼，发出“斩断南渡河，建设新
海康”的号召。

他，就是海康县县长兼南渡河海堤工程总指
挥陈光保。

这一口号震撼了古老的雷州大地，激动着
数万名铁骨铮铮的雷州儿女。他们担着锄头、
畚箕和简单行李，从四面八方集结到南渡河
畔，几十公里长的堤围上旌旗招展，号声如
雷。挖土、担土、打石、运石、堵海，人如潮
涌。陈光保日夜住在工地、吃在工地，声音沙
哑了，两眼熬红了，两脚浮肿了，有人劝他休
息，他都不肯。

1971 年 9月，堵口合拢进入关键时刻。他
与大家一起奋力把装满砂石的木船推进龙口，当
截流堵口出现重大险情时，陈光保二话不说就跳
进漩涡，同 200 多名群众手拉手筑起人墙，稳住
木船，接运砂石，终于将滚滚洪流拦腰截断。南
北堤合龙了，工地一片欢腾！

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在雷歌中有清晰的记
载：“保伯带头搬土石，冲进激流大漩涡，堵口
截流不怕险，手拉手来作人墙”。但不幸的是，

身先士卒的陈光保，曾重重摔倒在石块堆上，从
此落下腰部伤痛的病根。

在陈光保的带领下，经过 4 年兴建、 4 年治
理、南渡河终于被驯服。一道高 8 . 5 米、基座
宽 32 米、全长 21公里的海防大堤，巍然屹立在
雷州大地上，被誉为“南海长城”。抗灾防御标
准提高到 12级台风和百年一遇海潮。南渡河两
岸 22 万亩东西洋田，如今成为广东的“金色粮
仓”。群众唱着雷歌，奔走相庆，“稻海欢歌唱
保伯，造福人民功万年”。

南渡河大堤，至今为雷州半岛的安宁昌盛发
挥着巨大作用。它就像一座无字的丰碑，巍然矗
立在中国的南海之滨，印证着共产党人鞠躬尽
瘁、改天换地的魄力和担当。

县长保伯眼光远，扶正驱贫史光辉。

只要农民有饭吃，敢顶风头功巍巍。

——— 《雷歌》

大力支持潭葛村 1977 年进行包产到户试
点，比安徽小岗村分田到户还早了一年，这是
陈光保对广东农村改革的重大贡献。

1977 年 11月，当时的北和镇潭葛大队的
社员们，大胆实行包产到户试点，1978 年开始
在全大队推广，成为广东省农村第一个吃螃蟹
者。而这一农村改革的指挥者、支持者就是时
任海康县县长陈光保。他不仅主张包产到户，
还提出允许公牛私养，允许包产到船、允许私
人开荒，允许能工则工、能商则商等“六允许”。
一包则灵，被称作“乞丐村”“逃荒村”的潭葛
村，一举变成了富裕村。

包产到户，在当时需要极大的胆魄和勇
气，弄不好是要丢乌纱帽的。

1980 年 3月，陈光保被点名参加全省农
业工作会议，会上争论激烈，陈光保承受着巨
大的压力，有人拍桌子，指责他“搞倒退”！
但陈光保坚持认为，“让农民有饭吃、有衣
穿、有屋住、有钱花，才是硬道理。”还当场
表示，如果不让搞包产到户，就上北京去反映
情况。最终，在陈光保的坚持下，海康县成为
广东首批 11个承包到户的县之一，他也因此
赢得了“血性县长”的赞誉。

雷歌记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史诗

梁光教子学保伯，楹联声明廉政家。

执政公平学保伯，父子同船不错家。

——— 《雷歌·父子同心反腐败》

陈光保“大爱”之下不容私，他的家规，成
为雷州“关键少数”廉洁自律的参照系。

任海康县县长的时候，陈光保就在家里宣布
了三条家规：“不准收礼，不准走‘后门’，不
准搞‘夫荣妻(子)贵’”。 1983 年任海康县县
委书记后，他每年春节都要在自家门口贴上一副
对联：“送礼可耻；受礼有罪”，横批“端正党
风”，前来送礼的人一到家门口也就望而却步。

“做陈光保的家属子女，不能占便宜。”陈
光保执行起“三不”家规，毫不含糊。

1974 年，大女儿陈忠于“上山下乡”到了
龙门林场。 1979 年，同批下乡的 14个知青只有
她一人还未回城。陈忠于想回城，三番五次哀求
父亲帮忙。无论怎么软磨硬泡，陈光保就是不答
应。他悄悄在女儿的挎包里塞进一些粮票、 10
多块钱，还有中学课本，内夹一段赠言：“孩

子，路在你的脚下。”后来，陈忠于发奋苦读，
考上大学，离开了林场。

1983 年，老三陈主大学放暑假回家，纪家
公社党委书记知道他爱吃树菠萝，就从公社的菠
萝树上摘了一只送给他。陈光保得知这个情况，
马上叫爱人给纪家公社汇去 20元，并在汇款单
上附言：“如果不够，以后再补”。

1983 年 9月，张少乔的叔父因病去世。次
日，电闪雷鸣，大雨倾盆，司机悄悄地把小车开
出来准备送张少乔回乡。陈光保发现后立即制
止：“公车不能私用。”说完，陈光保备好手电
筒和雨衣，让儿子冒雨骑单车载母亲到卜扎村办
理叔父的后事。
陈光保的弟弟陈平，曾经央求哥哥在城里给

他找份工作，遭到拒绝。陈平一肚子委屈，跑到
湛江找一位“老上级”。“老上级”出于同情，

把他介绍到一个偏僻道班当临时工。陈光保知道
后，责成县公路局把陈平辞退了。后来经人介
绍，陈平从农村转入农场，陈光保仍觉不妥，又
动员他回到农村。最后一次，农垦系统的领导知
道陈平家庭生活困难，便把他安排到调丰糖厂当
长期临时工。陈光保又再次劝说弟弟回家务农。
经过三进三出，陈平火了，冲着陈光保说：“你
还有半点兄弟情吗？”父亲陈德昌也从乡下赶到
县城替陈平说情。

在父亲一半是训斥一半是哀求的目光中，陈
光保还是摇摇头，含着眼泪拒绝。

离休后，陈光保承包农场赚了钱，家里人连一
分钱的光都没沾着。陈光保常常这样告诫亲属：拿
了别人的针，就会拿别人的金。他教导子女，想发
财靠自己，别指望父亲铺路。5个子女上大学、找
工作全凭自己的真本事，他一点忙也没帮。陈光保

叮嘱子女要清廉自律，“最大的孝顺是不贪不
占”。“不贪不占”，被陈光保列为新家规。

2007 年 4月，陈光保的爱人张少乔阖然
离去。遗体火化后，一些人建议将其骨灰安葬
在仙过岭。陈光保没同意：如果人死了都占地
建墓，今后子孙将无地可耕。至今，妻子的骨
灰盒仍放置在床头。他郑重地嘱咐子女，死后
不要土葬，一定要火化，要把他夫妇的骨灰一
起洒进南渡河，流到大海去，不占国家一寸土
地。征得子女们的同意，他将“不占国家一寸
土地”又列入家规。

2010 年，捐资助学大会后，陈光保向子
女们宣布了最新一条家规：“不给子女留一分
钱”，把全部财产都捐出去！有人笑他傻，陈
光保淡淡一笑：雷州历史上出了 6 位受人尊敬
的清官，清代丁宗洛变卖百亩祖田救济农民，
陈瑸公孙二人吃一个鸡蛋，将俸禄节省下来给
家乡修海堤，这些先贤清官都没有给后代留财
产，“我是堂堂共产党员，为什么要给子女留
财产？”

数次明家规：大爱之下不容有私

雷歌，飞翔在雷州半岛红土

地上的吟唱精灵。

一如其名，雷歌爱憎分明，

大胆泼辣 ，四句一首 ，直抒胸

臆 ，朗朗上口 。数百年风雨传

承，形成民间褒贬为官者贪廉得

失的民歌传统。

原广东海康县(今雷州市)县

委书记陈光保离休已 20 余年，

至今仍有绵绵不绝的雷歌称颂。

“古有陈瑸，今有保伯”类似雷

歌在雷州半岛广为传唱。当地无

论长幼，都尊称他“保伯”。

这是来自红土地的最高礼

赞，更是矗立百姓心中的丰碑。

这位双腿瘫痪 、 85 岁高龄

的老共产党员，为什么能走进群

众心里，为什么离休多年仍被人

们广为铭记，在悠悠雷歌中赢得

如此深情的吟唱？

一路追寻，一路采风，一路

感动！记者从 2010 年至今一直

追踪采访陈光保，如今，我们又

来到仙过岭头、南渡河畔，听百

姓讲述“老书记”的故事。

 6 月 7 日，陈光保老人回到广东包产到
户第一村——— 谭葛村。 1977 年，时任海康县
（后改为雷州市）县长的陈光保冒着风险支持
谭葛村进行包产到户试点。新华社记者梁旭摄

纪念建党 95 周年

优秀共产党员风采

▲ 6 月 7 日，陈光保回到广东包产
到户第一村——— 谭葛村参观展览室。

新华社记者梁旭摄

▲ 2009 年 8 月 14 日，受资助的学
子看望陈光保（右三）。（雷州市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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